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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不寂寞
■王叶婕

■孙道荣

醒花

见过泼皮土豆
■明前茶

省钱过日子
■陶琦

■余毛毛

偶有飞鸟来

快递小哥打电话说，你有一单快递，是一
大捆鲜花。

他用了“捆”这个字。你不能说他用词不
准确，它确实是一捆，纸箱包裹着，胶带缠绕
着，又粗，又厚，又长，又沉，一路风尘。但我觉
得，这个捆字，将那些鲜花给束缚住了，似拘
谨，若镣铐，于花不宜。鲜花，你用朵、枝、捧、
簇、束、团、丛、抱，皆无不可，一捆，就多了粗
鲁，欠了怜惜，少了美意。

花是一位云南的朋友寄来的。真是盛
情。忙电话告知朋友，鲜花收到了，表达谢
忱。朋友说，别谢我，先谢花。谢花？一时没
明白其意。朋友笑着说，不是谢，是醒，醒花，
将花唤醒。

醒花？
是这些鲜花都睡着了吗？从昆明到杭州，

距离千余公里，想这些鲜花，被花农采摘下来，
进了花市，被我朋友相中，打包快递，一路舟车
劳顿，辗转来到我的家中，可不是又累又困、又
饥又渴吗？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见那些花
骨朵儿，果然一个个蔫蔫的，没精打采的样子，
像极了我每次从外地长途跋涉回来。唤醒一
个疲惫的人，只须让他沉沉地、美美地、实实地
睡一觉，他的神就回来了。可怎么唤醒一朵花
呢？

朋友见我真是一个花小白，便又详细地教
我怎么醒花。亦步亦趋地去唤醒花仙子。

将花铺展开，一枝一枝地拿起来，将底部
的叶子摘除一些。鲜花被切摘后，脱离母根，
花朵和叶片就都只能靠枝干提供水分了，叶子
越多，需要的水分自然也就越多，摘除一部分
叶子，就是保证花朵有足够的水分。我觉得这
一步，是要摘去一枝花多余的念想，以蓄积最
后的力量去绽放一次。

接下来，还要将底部的枝条剪去一二十公
分。我看看枝条的底，差不多都干枯了，没有
了生命应有的绿色，像结痂的伤口，又像一个
句号。一枝被采摘下来的花，它的生命，就是
从这里开始，一节一节地往上，划上句号的。
新剪出的切口渗出汁液，泛出生命的绿。再插
进蓄了水的花瓶里，新切口就能吸收水分，为
花朵和绿叶供水。这样的方法，还可以多次使
用，隔几日，再剪掉一部分枝条，新的切口又能
维持几日。我一边修剪一边想，这些鲜花啊，
是用伤口在呼吸呢，用一个又一个新伤口为自
己续命，换取花朵绽放的力量呢。

摘叶和剪枝后，还要将花整个沉入水中浸
泡。这是醒花的最后一步。我将这些鲜花没
入水中时，感觉就像给一个困顿极了的旅人，
轻轻盖上被子，让他好好地蒙头大睡一场。他
这一路，一定遭受了很多，你看他沉重的眼皮
子，多像褶皱了的花瓣？你看这一朵朵内卷的
花瓣，多像一张沧桑困倦的人脸？

这一步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一枝被采摘
下的花，时间所剩不多，它必须尽快苏醒，必须
从梦境或绝望中挣扎出来，抓紧时间开放。一
二十分钟后，当我将这些鲜花从水中捞出来，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它们像午寐后苏醒的
少年，又像一群刚沐浴的少女，生命的活力骤
然回归，恣意绽放，翠艳欲滴，就像我在春天的
枝头，看到那些盛开的鲜花一样，鲜活，蓬勃，
怒放。

不是我唤醒了它们，是水唤醒了它们，是
它们用自己的伤口唤醒了自己，是它们执着于
绽放的梦想而一次次自我唤醒的吧。

就算终将枯萎，当我醒来，我必绽放。

云南丽江，在老庞开办的土豆农场
里，我与前来度假的朋友们一起刨土
豆。与别处板滞的泥土不同，此地的土
质是一种接近沙壤的土壤，在手里捏一
把，油滋滋地发亮。老庞说，为栽种这
云南特有的老品种土豆，他下决心不施
化肥、不喷洒农药，搜集这里自然掉落
的老松针，和从牧民那里买来的羊粪混
合堆肥，堆肥三个月后，再播撒到地
里。这样，花了很长时间将长期单一种
植对土地的亏欠补回去。土壤好了，土
豆的味道才美妙。

土里刨出的土豆，像一群随时可能
脱逃的小老鼠，表皮粗糙、形状圆歪，中
等个头的只有鸡蛋大，小一点的只有核
桃大。老庞拔出腰后的小刀，切开其中
一只土豆给我们看，人人惊叹：土豆内
部的放射状花心纹路，竟然是玫瑰红
的，土豆的核心，就像一朵抽象玫瑰。
老庞介绍说，这种花心土豆来自古老的
安第斯山脉，最早是由印第安女酋长们
驯化的，一百多年前，由传教士伯格里
先生将一包土豆带入了云南。如今，这
种土豆早就与云南的山水休戚与共，适
应了这种四季如春的高海拔气候。因
为色彩浪漫不羁，且富含花青素，老庞
收获的花心土豆，早就不愁销路。

数年前，在广州做设计的老庞举家
回云南老家，动手经营这个农场，为的
就是让一双儿女度过能在田埂上奔跑
的童年，让他们能徒手拔草与施肥，能
从容面对蹦跳的螳螂与收拢巨大翅翼
的眉纹天蚕蛾，不会动不动尖叫。雷阵
雨将临时，孩子抬头见到超低空飞行的
蜻蜓，能从翅膀与复眼的色彩，判断那
是黄蜻、赤褐灰蜻，还是绿闪色蟌。另
外，也想让孩子尝得惯鱼腥草辣椒蘸水
的“怪诞味道”。老庞说：“敢尝试、敢冒
险、敢吃苦，是孩子的本性，要鼓励他
们。”

刨出花心土豆，老庞马上动手，在
地头搭灶，准备野炊。一双小儿女自告
奋勇，抬了盛土豆的竹筐子，带着竹编

簸箕，去溪流中清洗。我跟着去，老庞
家的大儿子立刻叮嘱说：“阿姨，你瞧这
水边的卵石上有青苔，湿滑的，你走过
来小心。”他挽起裤腿，踏石而行，在水
边用卵石围了一个圈，将竹簸箕浸入流
动的水中，直到土豆全部浸没。溪水哗
啦啦作响，土豆上的泥土被泡松了，孩
子顺时针晃动土豆，再奋力拎起竹簸
箕，泥水就被冲走了。如是再三，土豆
本身的色彩已经被冲洗出来，暖黄中透
出一点暗红色，再以手搓动，土豆就洗
得干干净净。其间，就算有两三个从竹
簸箕中“逃逸”的土豆，因为四周有卵石
拦着，也被孩子逐一捉了回来。

洗完土豆，孩子又在溪水边麻利蹲
下削土豆皮，他告诉我：马上要在爸爸
搭的土灶上做干锅土豆，土豆皮不要扔
掉，农场里养有跑山鸡，又养了几只挤
奶做奶酪的山羊，这半簸箕土豆皮，鸡
和羊都爱吃。我跟着他，将一筐圆溜溜
的土豆削完皮，才往回走。一路走，老
庞的儿子不时在山野上停下来，采摘他
认识的野生植物：山葱、野芹菜、贴地生
长并开出黄花的蒲公英、成片的俨然无
主的鱼腥草，后者将根茎拔出来，就是
云南蘸水的灵魂。孩子还经常考我博
物学方面的知识，山谷里回荡着我们的
一问一答：

阿姨，你知道蜻蜓为什么要点水？
那是蜻蜓妈妈在产卵吧。
那我再考考你，蜻蜓目的昆虫其实

包括“蜻蜓”和“豆娘”，该怎么区分它
们？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豆娘”
的学名叫做蟌。

其实，它们很好区分的。豆娘体型
较小，停在草尖上休息时，翅膀会合拢
竖立于背上，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昆虫力
气小，收拢翅膀休息，它会更省力，也更
保暖。豆娘的小脑袋呈哑铃型，两个复
眼相距很远，看上去就像怯生生的小孩
子。蜻蜓要健壮得多，停歇时，翅膀依
旧是伸开的，拍照非常漂亮。圆形的脑

袋上有特别发达的复眼，两个复眼相距
很近，有时甚至连在一块儿。你去看，
蜻蜓的复眼就像“山大王”，有一种不怒
自威的气势。

这个比喻把我逗笑了，我问：“蜻蜓
会吃土豆苗的嫩芽吗，它们也会吃土豆
皮吗？”

孩子严肃地纠正说：“蜻蜓可不是
吃素的。从小到大，它们都是吃肉的，
吃各种小飞虫。”

回到农庄地头，大人们已经搭好了
土灶台，点燃柴火。孩子将去皮洗净的
土豆放入了大铁锅里，一大锅土豆只需
放两瓢水，用尖帽子锅盖盖好，大火烧
到蒸汽直冒，改用文火慢煮，直到铁锅
中发出水快熬干的“嗤嗤啦啦”声，立即
将燃烧的柴禾撤出，留少许炭火烘焙。
又过了十分钟，土豆微微的焦香，让大
家都津液涌动。

花心土豆掰开来又面又粉，白嘴吃
都鲜味隽永。孩子又将一碗自己调的
蘸水递到了我的面前，我掰开土豆，将
蘸水舀了一小勺在土豆上，咬一口，酥、
香、辣、辛、酸、冲齐聚，让我猛然打了一
个喷嚏，鼻子也通了，山野之气一拥而
入。孩子笑了，说：“阿姨，我上次写作
文说，云南蘸水，就是成长的滋味。老
师给这句话划了红线，还打了五角星。
那篇作文，我得了 90分。”蘸水中有山
葱、野芹菜、野生朝天椒的泼辣滋味，还
有鱼腥草古怪的清凉味道，就像高原上
野孩子吹响的口哨，你根本没有办法忽
视它的存在。

一半远客都表示，想要一勺“不加鱼
腥草的蘸水”，老庞的儿子却掰开土豆，
给我们示范如何把切碎的鱼腥草直接夹
在起沙的土豆上吃，他教育对鱼腥草退
避三舍的访客说：“我爸说的，吃得酸辣，
咬得苦辛，才是做大事的人。”

这个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的孩
子，这个被高原的雨云、昆虫、植被与土
壤养育的孩子，就像一只泥土中滚出来
的泼皮土豆，瞧上一眼，你就忘不了他。

我是个闲寂的人，业余时间大
多待在家里。我的家在长江边，我
住在大楼的顶层30层，我有一个开
放的露台，还有一个封闭的阳光
房，所以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我
都能看到天空。30层楼不高也不
低，所以偶尔也有鸟来，一年四季
都有，来了我都能看到。

先从春天说起吧。最先来的
是灰头麦鸡，二月底它们就来了，
但它并不会落到我的露台上，它只
是在天空中盘旋，有时在我之下，
有时在我之上。它的叫声锐利而
又焦灼，听起来让人也跟着着急。
它虽然是野鸡类，但却能飞这么
高，也算得上是稀奇。我在河边见
到过黑水鸡，在稻田里遇到过秧
鸡，在沼泽里遇到过中华水雉，在
山中遇到过红原鸡，它们似乎都不
能飞这么高。到了四月的时候，亲
爱的燕子们就来了，从四月到九
月，它们一直是我天空的钢琴上跳
跃的音符。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我
身边和头顶表演它们漂亮的舞
蹈。只有在天气酷热的时候，似乎
总是在飞的它们才偶尔歇会脚，在
我露台栏杆的荫凉处排成一排，它
们的腿很短，都像在趴着似的。

到了夏天的时候，白鹭就来
了。我家周边有不少人工河和湖
泊，长江也就在眼前，这为它们提
供了良好的觅食场所。但它们觅
食和栖息的地方似乎不在一处，所
以它们总是在江滩上飞来飞去，大
抵是早晨的时候由西往东边飞，下
午的时候由东往西飞。它们飞得
很随意，时高时低，看它们的飞翔
真是一种享受，因为那就像一朵飞
翔的空中大白花。

到了十月底的时候，大雁来
了，它们迁徙的时间很长，可能有
两个月的时间。有时几天见不着
它们，有时一天来几十拨。那漂亮
的一字形或人字形或两个队形的
组合，它们奋进的身影和苍凉的叫
声，总是让我心神激荡；它们给我
带来了远方的问候和旷野的气息，
扩大了我的心灵世界。我还在秋
天里看到过一只红隼，那是种猛
禽，身材结实，脖子很短，像泰森似
的。那天黄昏我正在读书，忽然眼
前掠过一道影子，有种压抑感，抬
头一看，原来是它。我在田野里关
注过它，它威严，飞起来不紧不慢，
走的是一条直线，不摇晃不起伏，
很有王者的气派。在我们长江下
游这样一个温和的地方，能遇到这

样的猛禽是颇为令人惊心的。它
告诉我，天空并不总是欢快的。

冬天的时候，天空相对沉寂，
但也并不是没有鸟来。一天下雪，
我正坐在阳光房里就着取暖器喝
茶读书，却听到头顶有动静。我抬
头一看，原来是只北红尾鸲，它正
蹑手蹑脚地走在玻璃屋顶的雪
上。那一刻，我难过得要死，这真
是令人心疼，我没法帮它啊！我急
得团团转，终于惊动了它，它振翅
飞走了。我看到了它那长长的红
色尾巴，在雪的映衬下，它是如此
明媚，像小女孩公主裙的裙摆。

还有些留鸟也经常来。来得
最多的是斑鸠，它的生殖力很旺
盛，一年四季都能繁衍生命，所以
总是要唱爱情之歌。它们相中了
我的露台一角，它们总是蹲在那
儿，面对着伟大的长江唱它们爱情
的歌谣。它唱得非常投入，我端着
相机到它身边三四米远的地方它
都毫无感觉。我拍下过很多张清
晰的照片，朋友们戏称为“数毛
版”。我亲眼看到过一只雄斑鸠唤
来一只雌斑鸠，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大秀恩爱。还有喜鹊也常来，它不
知怎么喜欢上了我家空调的外挂
机，就在我窗户底下。它们总是早
晨来，那时候我还在床上，听它们
那不拐弯毫无韵味的声音，真是让
人苦恼又让人发笑，我总是在心里
问自己：“它们今天能给我叫来啥
喜事呢？”照例是啥喜事也没有。
美丽的小鸟白鹡鸰也常来，它常踞
在我屋顶的一角，很严肃的样子，
它叫起来的声音像是“别急别急”，
叫几声后，它就急着飞走了，我在
心里喊：“哥们，别急着走啊！”

天空中有很多鸟，有很多我并
不认识，而且就算是认识，它们一
晃而过，也是无法确认。它们让我
心神不定，因为我是一个一千多度
的高度近视眼，眼睛有“飞蚊”现
象，就是觉着老是有影子一样的东
西在眼前晃动，这就导致有时候我
把飞鸟的影子当“飞蚊”现象，有时
候把“飞蚊”现象当鸟的影子。我
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书也读
不进，茶也喝不香，疑神疑鬼，不得
安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愉悦
的苦恼。我喜欢这些在我眼前一
晃而过的鸟儿，它们搅动了我沉寂
的生活，给我的生命带来天空的活
力和诗意，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
更幸运的事呢？

豆瓣有一个“节俭抠门省钱”
小组，供网民交流平时如何省钱过
日子，除了能看到各种节约妙招，
也不乏奇葩故事。如有人“揭发”
她妈妈抱怨亲家母看不起自己，家
人都觉得她想多了。有一天两家
人相聚吃饭，亲家母把一串已经坏
掉一半的葡萄扔到垃圾桶里，她妈
妈觉得可惜，当着众人的面又重新
捡出来洗洗吃掉，一家人才发现问
题是出在了哪里。

法国诗人夏尔·佩吉一百多年
前感叹人类社会的繁荣：“世界自
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还不及
过去30年的大。”实际上，诗人并没
有赶上物质文明发展最快速的时
期，真正应该发出惊叹的是现代
人。生活中，很多人从昔日的物质
匮乏一下快速递进到百物丰富时
代，经历了冰火两重天，还没有做
好心理准备，行为常呈现出两极化
的倾向，要么变着各种法子炫富，
要么仍停留在旧有的节俭模式里。

曾有学者揶揄，他所在高校建
了一个自助洗车台，供员工免费洗
车。洗车台前常有人半跪在自己
的车旁，用牙刷逐一细刷不易冲洗
到的部位，不仅长时间占用公共设
施，车主估计也很难感受到生活品
质获得提升的快乐。对于过度惜
物的人，车是奢侈品，而不是普通
的交通工具，稍有磕碰的痕迹，就
会导致巨大的懊恼与心痛。

而且，过分节俭的人常与财
富、地位构成一种绝妙的三重世界
关系。美国最著名的“华尔街女
巫”海蒂·格林，19世纪中期就从华
尔街通过股票和大宗商品交易，赚
到了超过10亿美元财产（相当于现
在 270亿美元），但各种关于她“省
钱”的故事，也与其财产数字相映
成趣。例如，她看到有店铺承诺可
任意退货，回家把已经使用了多
年、磨损得不成样子的扫帚拿去退
掉，只为了赚回10美分。

只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
湿鞋？海蒂·格林也有失手的时
候。她的儿子幼年时滑雪摔断了
腿，为了省钱，她先是自己为儿子
正骨，眼见无效，又与儿子化装成

乞丐，想混入穷人诊所得到免费治
疗，后被医生识破赶了出来。直到
儿子的腿感染溃烂，海蒂·格林才
被迫为儿子支付医疗费用，儿子只
能截肢保命。

另一个曾霸榜美国首富 20年
的保罗·盖蒂，朋友到他家做客，想
用电话也必须投币，他在外面吃
饭，更是永远只付自己那一份饭
钱，即使与情人约会，也绝不会为
对方付餐费。1973年，保罗·盖蒂
的孙子在意大利罗马被人绑架，他
拒绝支付赎金，导致孙子被绑匪割
掉了耳朵……事情经过被好莱坞
拍成了电影《金钱世界》。很多过
度节俭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价值
需求，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模
式，身边人也很难幸福。

心理学认为，人在某个环境中
接受的训练越多，意识思维受其影
响也越大。这也解释了不少经历
过物质贫困的人，为何有时会因过
度节俭，偏执到与他人无法互相理
解的程度。生活中有些人节俭，是
为了生活迫不得已，有些人则是被
内化成为了一种本能，一切皆以旧
有的模板为标准。多年前，我有一
个熟人早早奔了小康，但他家里的
电视机、洗衣机，包括摩托车的油
箱和排气管，都用金丝绒布做了罩
子，精心保护起来——很多人过于
节俭的行为，是以牺牲正常生活为
代价，谋求既有的自我认同，有时
沦为了他人眼中的笑话尚不自知。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论金
钱对人的心理影响，认为过分富裕
会让人变得贪婪，过分贫困又会让
人陷入到生存的苦苦挣扎之中。
所以，人的最佳状态是“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既有稳
定的物质基础，又有足够的精神动
力完善自我。

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总是以
延续前势为亮点，虽然节俭、惜物、
不浪费，是任何时代都须秉持的美
德，但懂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体
面地生活，不在一些基本消费上锱
铢必较，无疑也会让自己的人生变
得更为轻松。

泰顺是木偶戏之乡，小时候常跟着大
人去看木偶戏，按我们泰顺农村的说法，
叫柴头戏，戏班子人少、行当少，一般只有
六七个人组成，一人提着线，其余人则用
乐器配合着小小的木偶吹、拉、弹、唱，提
线人主要有勾、挑、提、拉等，双手并用，边
演边唱时，手中的木偶便栩栩如生起来，
一出酣畅淋漓的大戏就此拉开序幕，每当
此时台上演得精彩，台下观众看得投入。

这些戏台，一般是搭在露天的地方，
戏台前用细竹竿撑成四方形的演出区，左
右围布，前面上方围布横幅，台板上铺张
草席，前沿置一横隔板，将提线人遮掩住，
戏台上再搭成一个小舞台，供木偶演出，
提线者在屏风后面站着提线操作木偶，下
半身被遮住不显眼，小舞台前面围的布横
幅，则遮住提线人的上身。

每当木偶戏班子来演出，无论是山村
还是城镇都一样，大家如逢喜事一样开
心，男女老少，皆大欢喜。演出时，黑压压
的一大片，卖糖果点心的也不少，热闹非
凡。

村里人喜看木偶戏，小伙伴当中也有
心灵手巧之人，有时戏班子走了，因为没
看过瘾，有些小伙伴就用泥捏成木偶头，
画嘴眼，用色纸做成衣袍，系着线玩木偶
戏，几个孩子，操作的、打脸盘的、敲铁的，
乱喊乱唱乱敲，玩得居然也很投入，一个
个开心得不得了，活泼可爱的小木偶也因
此深深地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乡土文化
的魅力就此深深扎根在脑海里。在那个
交通闭塞且文化娱乐水平低下的年代，木
偶戏带给人们无限的快乐和惊喜。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文化生活几乎与城市同步升
级，这对古老的木偶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冲击，木偶戏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我很
少再有机会看到木偶戏了。

直到参加工作后，有一回收到邀请，
去泰顺影剧院看木偶戏“火焰山”，当时台
上的老师表演了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特
技动作，配上音乐唱腔，表演如真人，精致
准确的抽线功夫得心应手，尤其是双手提
四个木偶翻筋斗混战而不缠线，令人赞不
绝口，逼真的表演让我久久难忘。

从那以后，这小小的精灵让我魂牵梦
绕，我好奇它小小的身体是如何撑起这些
高难度的动作，这么多的细线如何可以让
它杂而不乱，精致的五官背后又有着怎样
的奇人？尤其是 2005年认识了文化馆的
几位老师之后，这个念头就更强烈了。有
一回，叶老师带我去找管理木偶戏的一位
老师傅那借了两个木偶，便想带着它们去
飞云湖拍照，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们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位我至
今不知名字的老师傅小心翼翼地捧出我
要借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叮嘱我如何
将它们安全地放在车上，并约好交还的时
间，这才目送我离开。

就这样我将它们带到了百丈飞云湖，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在干净清爽的飞云湖
畔，渺渺烟波中，“梁山伯”和“祝英台”伴
着我衣袖飘飘，阳光落在它们的身上，天
地间只有我与它们，翩翩身姿里，雅韵氤
氲，一颦一笑中，尽显古韵悠长，万物被温
柔笼罩，到处都是惬意的气息。我小心而
又忘情地捧着它们，细细观摩着它们精致
的五官、小巧又精美的服装，在青山绿水
之间为它们留下美丽的倩影。

再后来，我又因缘认识了季天渊老
师，初见面时，我们并没有寒暄，仿佛认识
了许多年似的，她着一件简单花色的毛线
衣坐在暮色中，怕我渴，特意为我泡了
茶。季老师人到中年，但脸上有静气，非
常娴静，夜色中灯光迷离，玻璃窗外是小
县城的繁华热闹，灯光明灭，她坐在光中，

语气温和，笑容温婉。
我们坐在她的工作室，边看她为木偶

着装，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她手中
的木偶，是多年前她父亲季桂芳的一位朋
友从拓荣寄过来给她重新上色的，这是父
亲当年送给这位朋友的礼物，他一直保存
了很多年，也因此，季老师特别小心地对
待，对于非遗传统文化的喜欢让我们默契
而欢喜。

季天渊老师慢慢开始说开，说起父亲
季桂芳，当时在玩具厂当厂长，她想进父
亲的厂子，父亲没有同意，而是让她在家
里为木偶足足画了一年的脸谱，每完成一
个作品，父亲就夸她，越夸她兴趣越浓，到
最后彻底迷上了木偶，很多人对她印象深
刻，都知道当年的季家有位长头发的文静
姑娘，天天坐在那里画木偶。

上世纪80年代，在为木偶上色的过程
中，善于琢磨的她发现父亲为木偶上色时
是用笔一点一点推开着色的，缓慢而又费
劲，而供销社会计做账时使用的沾水海绵
很适合均色，她试着用这样的海绵为木偶
上色时，发现更均匀、效率也更快，从那以
后，她们家就改用了这种方式，渐渐地，她
在当地也小有了名气，人们聊起她，通常
会说季天渊老师的木偶，非常讲究“雕工
精细简练、机巧构思巧妙、开相文静秀美、
脸绘简洁朴素、粉彩细致讲究、人物性格
各异”。

聊到开心处，季老师带我参观她父亲
生前的宝贝，展厅里一排排列着很多木偶
头像，有些还是元末明初时期的，季桂芳
老师当年采用以木偶换木偶的方式交换
回很多旧时代的木偶，如今这些木偶收藏
在季天渊老师的家中，季老师聊起这些，
眼睛是明亮的，有的时候，喜欢一样东西，
是命中注定的。

季老师还带我去参观她的那些宝贝，

在最顶楼，足足一层，全是她新做成的木
偶，这些成功出世的木偶们并排挂在这
里，推开门便仿佛从现实世界忽然穿越到
了一个童话世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亮
相，阿庆嫂、贵妃、采茶女、武生、文生……
它们线条明快干练，形象俊美，性格鲜
明。季老师脸上满是宠爱的表情，向我一
一介绍着它们的名字与故事，在聊起今年
入围亚运会的木偶戏节目《采茶舞曲》时，
季老师笑着说，足足构思了有两年的时
间，才创作了这个作品，她试着将提线木
偶戏、杖头木偶、舞蹈与县歌《采茶舞曲》
结合创排木偶采茶，将传统与时尚结合，
并融合了畲族文化元素，试演之后非常有
成就感。这些采茶女木偶自带气场，美得
让人战栗却又平静，栩栩如生的木偶吟唱
泰顺历史的古往今来，无声的牵引刻画出
世间的人生百态，这样的美感常让季老师
沉醉在木偶世界。

这样的沉醉，让光阴在一个人的身上
堆砌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那样的迷
人，靠着这些力量，季老师抽掉了世俗中
所有的繁杂，只剩下了自己内心的简洁与
干净，变得通透清亮，这样的转变在季老
师退休之后显得尤其珍贵，她现在所制作
的木偶都是又飞扬又沉敛、又清澈又单
纯，而季氏家族的代代相传，又让泰顺木
偶戏更多了薪火相传的意义。

1998年，季天渊老师在瑞典带着她的
木偶巡展时，一位当地的高中生不解地
问：“您带着它们想说明什么呢？它们不
过是一堆寂寞的木头。”季天渊老师将眼
光投向远方，微笑着回答：“孩子，我的木
偶不寂寞，它们有很广阔的舞台，你只要
用心去对待，就会发现它们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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